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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我年长三岁 , 比我早几届毕业 , 以学缘而论 , 我们是
师兄弟关系, 平时, 我也直呼其为师兄。多年来, 赵和曼
教授和我又都主要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工
作 , 以业缘而论 , 我们是“同一条战壕的战友”, 而且先
后都走上了各自供职的研究所的领导岗位。校友加战
友 , 使我们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, 平时的联系亦很频繁。
再加上我们性情投缘 , 都属于那种有话就说的外向型 ,
因此 , 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, 几乎无话不谈。无论是学
术观点、研究信息 , 还是家长里短、人生喜忧 , 我都愿意
和他聊聊 , 从中不仅受益良多 , 而且真切感受到师兄对
师弟的关爱与呵护。的确,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兄长。
赵和曼教授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。他和我算是同
一时代的人 , 文革十年同样冲掉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, 是
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, 让我们能走到同一研究领域 , 但
严格说来 , 起步并不算早 ,“先天”也不足 , 研究道路上
的障碍重重。但是, 赵和曼教授凭着对事业的热爱和使












史研究上 , 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奔走呼号 , 为打造学术刊
物《八桂侨刊》杂志而呕心沥血 ,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



结伴出行、把酒聚餐 , 只要有他在场 , 总会有欢声笑语。
人生需要快乐 , 生活中需要快乐 , 而快乐往往源于心胸
开阔、心态平和。当我遇到烦心事, 他总是积极开导, 以




年研究者群体方面功不可没 , 有目共睹 , 这里面包含着
赵和曼教授的良苦用心和无数辛劳 , 自然 , 他也深受青
年学子的敬重和欢迎。
赵和曼教授在病重住院期间 , 与我曾有几次联系 ,
他说话不便 , 请身边的同志代他发来电子邮件 , 说他会
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, 上帝会保佑好人平安 , 并嘱咐我和
家人要注意身体健康。他的乐观和情谊 , 使我深受感
动。后来我得知他在手术后的化疗期间已能下床散步,
真为他的迅速康复而高兴 , 就直接打电话到他的病房 ,
告诉他说要多保重 , 待到12月赴南宁参加学术会议时 ,
一定再相聚。电话那头传来“好! 好! 谢谢, 谢谢! ”的
回答 , 声音激动而含混 , 但我听得十分清楚。谁知这次
电话竟成了我们之间的诀别, 现代医学无回天之力。
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, 赵和曼教授还是走了。南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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